
徐光启(1562-1633)，明末上海人。其
祖父是一个小商人，其父也经过商，因“不
屑瑟于计会”，后来归农。徐光启自幼刻苦
耐劳，勤奋好学。他19岁考取秀才，35岁
中举人，42岁进士及第、充翰林院庶吉士，
62岁授礼部侍郎，68岁任礼部尚书、官居
正二品，71岁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
是年卒于官。

徐光启虽是科举出身，但青年和中年主
要是以教书为生，晚年在朝廷任职，官居高
位，但主要的工作也是修订历法、著书立
说，“平生务有用之学”。对中国传统文化，
徐光启能“杂釆众家，兼出独见”。对于当时
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徐光启有著名的“翻
译、会通、超胜”三步走之说：“欲求超胜，
必先会通；欲求会通，必先翻译。”用今天的
话来讲，就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夸张和牵强附会，我们
真是佩服400年前徐光启的先知先觉！竺可
祯曾把徐光启称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先驱”。

徐光启对西方科学的引进工作，始于他同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对《几何原本》的翻译。

利玛窦 （Matteo Ricci，1552-1610），

意大利传教士，明末来中国传教。王应麟
所撰《利子碑记》上说：“万历庚辰（1580
年）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
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

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
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典籍并深
入钻研的西方学者。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
窦影响了晚明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徐
光启就是开此风气之先的中国官员兼学者。

1598年6月利玛窦晋京面圣，未果，次
年返回南京。在南京期间，其广交朋友，
宣扬基督教，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由此，
其名声鹊起，被誉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
其时，与徐光启相识。

1601年1月，利玛窦再次晋京面圣，此
次获得成功，并且获准在北京居住和传教。
从此利玛窦和徐光启交往多起来，徐光启跟
利玛窦学习西学，深感西方科技的精妙。于
是向利玛窦建议，翻译出版一些有关欧洲科
学的书籍。这个建议被利玛窦愉快地接受了。

首先需要决定先翻译什么著作。此时
利玛窦指定《几何原本》。之所以如此，据
利玛窦讲，是因为没有人比中国人更重视数
学了，虽则中国人的教学方法与西方的不
同，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命题，却都没有
证明。欧几里德则与之相反，命题是依序提
出的，而且如此确切地加以证明，即使最固
执的人也无法否认它们。

于是，利玛窦和徐光启自1606至1607
年合作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
是釆取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受”的
方式进行的。利玛窦能用中文口头翻译书中
的内容，但遇到当时还没有中文名称的数学
名词，则二人反复讨论，酙酌再三，最后由
徐光启定出译名，例如点、线、面、平面、
曲线、曲面、直角、钝角、锐角、垂线、平

行线、对角线、三角形、四边形、多边形、
圆、圆心、外切、几何、星期，以及汉字

“欧”等就是由他们创造并沿用至今的。
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后，深得其

真髓。他在译序中说：“此书有四不必：不
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
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
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有三至三
能：似至晦，实至明；似至繁，实至简；似
至难，实至易。易生于简，简生于明，综其
妙在明而已。”“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袪其
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巧
思。”这体现了徐光启对数学严密的逻辑性
和应用的广泛性的深刻认识。

徐光启这样论及《几何原本》：“此书为
用至广，欲公诸人人，令当世亟习焉，而习
者盖寡。”“窃以为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即
又以为习之晚也。”事实上，《几何原本》15
卷全译本是250年后由清末的李善兰和伟烈
亚力完成（1857年），而将之纳入中学数学
教学内容则是 300 年后废科举、兴学堂
（1907年）的事了。

400年前，徐光启归葬故乡上海徐家
汇，利玛窦则长眠于他的异乡北京阜城门。
至今，我们仍然怀念着他们对中国近代科学
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作 者 系 国 家 教 育 咨 询 委 员 会 委
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研究员。）

沪 上 徐 光 启 与 泰 西 利 玛 窦
□ 王渝生

余生趣潭

徐光启（右）与利玛窦

近日，《浙江大学优秀网络文化
成果认定实施办法（试行）》引发了
热议，该 《办法》 把 10 万+的“爆
款”文章等于一级学术期刊发文。细
看各种评论，褒贬不一，有支持的，
也有反对的，但是从科普的角度是否
会有另外一番解读呢？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很多人
都耳熟能详，但是这种力量“不仅
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
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广度和深
度。”而科学家是科学知识、科学方
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的发现
者、生产者、创建者，他们经常被
认为是“第一发球员”。也就是说科
学家是科普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离开科学家的参与，科普就是“无

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时因为科
学家处于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在其
所属的领域里游刃有余，所以同专
门从事科学传播的机构和媒体相
比，他们可以最大限度避免科学知
识在传播过程中出现差错，保证科
学传播的正确性。科学家最了解最
新的知识、最前沿的科学进展，而
且他们最有资格告诉公众，解答国
民最为关心的热点科学或相关社会
问题，揭露伪科学。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科
技创新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
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是习近平
总书记于2016年5月30日在“科技
三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的重
要论断。这也要求科学家要积极地参

与到科普中来，把他们掌握的科学知
识、科学方法等传播出去，从而让知
识的力量真正发挥出来，让广大公众
学科学、用科学。不过现实情况是：
目前科学家对科普的参与还没有被纳
入到绩效评价体系中来，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让很多科学家没有把科普作为
他们的优先事项。但是我们应该看到
科研成果的发表不应该是传播的终
点，而应该成为传播的起点，甚至有
调查显示有些科研人员也是通过大众
媒体来了解本领域的发展动态的。我
们每年都会发布高被引学者和高被引
论文名单，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每
年发表的上百万篇论文中有很多是没
有被引用的，它们只能在文献库中

“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更不要说

普通公众去了解了。此外，相关的研
究也表明被大众媒体报道的科研成果
其引用率会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这也
算是科普反哺科研成果的一个案例吧。

同时，我们也时常会看到或听
到有公众对科学的一些误解和曲
解，而科学家也会“两耳不闻窗外
事”，“躲进小楼成一统”，长此以
往，科学与社会和公众之间的距离
就会越来越远。而浙江大学出台的
这个 《办法》也应该被视为鼓励科
学家参与科普的一种尝试。我们应
该鼓励科学家通过大众媒体传播他
们的科研成果，通过自身对科普的
参与塑造公众对科学的理解、推动
社会进步。

再者，我们进入了科普的“后

真相”时代。人们更容易受到情绪的
影响，而非科学事实。这样谣言就更
容易滋生，而对谣言的破除和抵制都
需要科学和科学家的参与。比如，每
月科学流言榜上榜名单的条目都能用
科学研究的成果进行破解，而如果科
学家能充分地利用大众媒体把他们的
成果更早地传播出去，那么有些谣言
可能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间和条件。这
样我们才能“创新驱动发展,科学破
除愚昧”。

有关科学家参与科普的调查显
示科学家做科普的动力不足，或者说
缺乏激励机制，那么这个《办法》的
出台是不是也可以视为一种激励呢？
当然，在欢迎和鼓励科学家积极通过
大众媒体发表文章的同时，我们也要

防止和杜绝空洞无物的文章，而是通
过响应的措施让他们把自己发表在学
术期刊上的文章以科普的语言传播给
广大公众。

当然，要写出10万+的文章并不
容易，就像王健林把“先挣它一个
亿”作为自己的小目标一样，科学家
们是否也尝试着把在大众媒体上将自
己的成果以科普的语言发表出来作为
一个小目标，先不要管是否能有10
万+，至少科学家群体的一小步，会
成为科普的一大步。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
究员。译有《美国电视上的科学》、

《科学家传播能力指南》、《实验室法
则》、《聚光灯下的明星科学家》等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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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栏上篇文章中谈到，硬科幻
作品必须至少采用一个科幻概念
（或元素）贯穿始终，所有故事必须
在这个科幻概念的基础上展开，即
采用这个科幻概念来推进故事的发
展 （或更准确地说，硬科幻是以科
技及科学猜想来推动情节）。再以阿
西莫夫《基地》系列中的心理史学
为例：心理史学发明人哈定·谢顿
——按传统文学的标准应该是主
角，可谢顿只在前传中短暂地出现
过 （倒是机器人丹尼尔，非但好似

《基地》系列中最后的大Boss，甚至
贯穿了《机器人》系列），而心理史
学这个概念贯穿了《基地》整个系
列的七部小说，所有的故事都是以
心理史学为主来推进的。

而软科幻则往往偏向传统文
学，依然以人物、故事、环境、人
物性格的塑造等作为故事导向 （即
依然着重人文描写），而只是运用一
些科幻点来“点缀”，甚至只是说事
儿而已。迄今为止，中国已有的科
幻影视作品，如果说有的话，基本

上都属于软科幻。
值得注意的是，软科幻只要其

中的科幻元素的科学基础不成立
（即不被当代的科学定律所支撑），
甚至稍微偏离方向，往往就不成其
为科幻作品了。这可能也是为什么
近年来，中国的文学作品和影视剧
中，仙侠、玄幻、魔幻当道的主因
之一吧。

以近些年来中国影视中最流行
的穿越剧为例：从科学上而言，在
同一时空中的穿越，或者时间旅行
去到未来的桥段还有可能，但穿越
到过去是不可能的。因为缺乏科学
根基，这些穿越剧就只能算作玄幻
剧。

为什么中国还出不了真正的科
幻电影，特别是硬科幻电影呢？

据统计，中国的科幻作家只有
240位，如果在上述那些严格的定义
基础上来计算，中国真正的科幻作
家更是少得可怜，优秀的科幻作品
尤其稀缺。这可能是因为中国传统
的教育体制，把文理科分得太清楚

了。学理工科的富有天马行空的想
法，可能文笔不尽如人意。而科幻
不仅要有科学基础，还要有讲故事
的能力，有“科”无“幻”不是科
幻作品。而文科生写出来的科幻作
品 ， 又 往 往 缺 乏 科 学 基 础 ， 有

“幻”无“科”，也就不是真正的科
幻小说了。

值得庆幸的是，刘慈欣的科幻
小说《三体》是中国科幻的基因突
变，达到了世界科幻的一流水准。
刘慈欣的科学基础扎实，相对论、
量子物理等理论基本上都运用到
位，而且非常会讲故事。刘慈欣显
然也受到了“黑暗森林”理论的影
响，所以《三体》（特别是第二部）
比较灰暗和悲观，最后人类的前途
很悲惨。《三体》填补了中国世界级
优秀科幻小说，特别是硬科幻长篇
小说的空白。

然而，为什么科幻、特别是硬
科幻题材在中国影视界依然还是空
白呢？

我认为，这是因为小说可以由

一个人完成，影视项目则需要一个
巨大的团队合作完成。影视创作需
要整体水平的逐步提高,而主创团队
首先就得对什么是真正的科幻，特
别是硬科幻，在剧本的改编之前就
要达成共识。

就拿阿西莫夫的 《机器人》 系
列而言，他从上世纪30年代尾便开
始创作这个系列小说了 （注：1939
年5月10日，阿西莫夫开始写他的
第一个机器人短篇小说《小机》），
可好莱坞直到上世纪的60年代后期
才确认了电视剧的改编模式，开始
搬上电视荧幕；甚至在整整过去差
不多半个世纪，才开始将这个系列
搬上大电影。

不过，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
有后发优势，不该再等半个世纪吧？

（作者系加拿大某国际财团风险
管理资深顾问，科幻作家。）

谈科论普

超越时空

浙大新规能否促进科学家更多注重科普
□ 王大鹏

“软”科幻和“硬”科幻区别何在
□ 陈思进

前不久，记者来到北京市房山区的慧田蔬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跟随北京市优质农产品产
销服务站的技术专家一道，把课堂搬到田间地
头，在园区基地里为合作社的 20 多位农户社
员，针对无公害种植和管理展开了形式丰富、
内容鲜活的培训，做了一次很好的尝试。

学员们先是参观了整个园区。在参观的过
程中，农优站的老师一方面给大家讲解无公害
生产管理的要求和要点，一方面也指出园区在
管理上尚存的一些问题和不足。

“放置的化肥与农药要注意要进行区分，药
品、肥料和农用器械一定要有各自独立的储藏
室，否则容易造成交叉污染。”在合作社投入品
库房，技术专家耐心细致地为社员们讲解。整
个学习过程，相关人员对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管
理过程有了一个具体而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随后，老师又从三个方面给大家安排了一
个小时的课堂讲解，在理论上给学员讲解如何

在一个蔬菜生产基地构建起质量安全管理体
系，开展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一个小时的培
训课程，学员们意犹未尽，提问不断。

“以前我们是盲目干，不知道无公害农产品
生产还有这么多规矩，回去后我们要进一步完
善制度、规范生产，要实实在在的做好无公害
农产品生产。”学员表示。

北京市农优站的有关责任人表示，在园区基
地开展田间培训，是该站在北京市大力推进“国
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创建的新形势下，为实现
推动认证促增量、加大监管保质量目标，而采取
的强化认证服务指导，强化监管技术支撑的一次
探索和实践。通过这种现场培训、当面指导、直
接交流的方式，让生产者更清晰地认识到无公害
农产品的管理方式和生产模式是什么，要生产无
公害农产品应该干什么，怎么干。未来3年，还将
继续加大这种培训力度，为北京市无公害认证的
提高提供技术支撑和智力支持。

农技培训到田间农技培训到田间 专专家详解零距离家详解零距离
□ 张克 邱端

近日，“刷脸”的话题很火。不仅iPhone?X应
用了人脸识别功能，杭州一家肯德基餐厅 9 月初
也宣布可以刷脸支付，招行、建行、农行也纷纷
加入刷脸取款队列……刷脸应用呈爆发式增长。

《国际金融报》刊出金融业资深人士卞广春文
章，他认为银行业引进刷脸、声纹技术等，不能
只重客户便利而忽略安全。

有专家认为，从安全性的角度来看，对人脸
识别等技术的使用应该谨慎，因为类似虹膜、指
纹和人脸等生物特征信息，一旦丢失将不可挽
回。如果这些后台数据被攻击截获，后果将不堪
设想。

也有专家指出，刷脸支付验证速度快，提升
了支付效率。相比漏洞可能造成的“盗刷”风
险，人脸识别技术采集的大量带有唯一性的生物
特征数据被盗取，才是这种生物认证方式真正的

“痛点”。
推出刷脸取款、声纹取款等业务，银行理应

对其安全有足够的把握与控制。这也可以厘清银
行、客户及其智能业务管理方的责任。

承诺或制度，是提高客户使用智能科技信任
度的不同路径，共同化解智能科技业务使用、控
制过程中可能引发的风险。银行吸引客户使用智
能科技的承诺，是银行要面对和承担智能科技应
用引起的风险责任，并告知客户承担责任的方
式；银行提高客户使用智能科技的制度，是银行
对刷脸取款、声纹取款等智能业务应有具体要
求、管理方案，在实施过程中要重视和控制安全。

大数据时代，网络信息推送也越来越精准化和
个性化。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只要在购物网站
上点击浏览过某个商品，就会频频收到同类商品的
推送；而在浏览新闻时经常点开的内容，也会不断
收到新闻APP推送的类似信息。

《广州日报》评论员谭敏认为，智能化的信息
推送可以快速完成用户与信息的精确匹配，满足了
人们多元化、个性化的信息需求。

但也要看到，技术创新也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对个人而言，智能化的信息分发模式把许多人困在

“信息的茧房”。我们会轻易过滤掉不熟悉、不认同
的信息，只看想看的，只听想听的，最终可能会在
不断重复中强化固有的偏见和喜好，难以接受不同
的观点，也失去了探索未知、创造不同可能性的机
会。对社会而言，每个人无法接收不同的观点，可
能进一步缩减开放、包容的公共空间，从而失去在
争议中达成共识的机会。对智能平台而言，内容上
过度追求“眼球新闻”，会导致不良信息泛滥，走
向媚俗化。更严重的是，凭借技术强势在网上随意
抓取信息，会面临侵权问题，而推送内容后台如果
管理不善，还可能会暴露用户隐私。

要避免智能平台走向创新的反面，需要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加强对侵权行为的处罚力度，保护原
创者的合法权益；但更重要的，则是需要平台企业
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要守住底线、把住红线，
不能任凭技术决定内容，而要呵护整个社会的创新
价值。

银行引入刷脸技术
应该以承诺增信用

智能抓取的信息
推送应适可而止

科学随想

为啥一样是种地为啥一样是种地，，汗没少出汗没少出，，力没少力没少
卖卖，，收成却比别人少收成却比别人少？？这是困扰农民的一大这是困扰农民的一大
难题难题。。科普难科普难，，难在最基层难在最基层。。广大农村广大农村、、社社
区区，，没有高大上的科技馆没有高大上的科技馆，，没有专业的科普没有专业的科普
团队团队，，如何破解长期困扰科普工作如何破解长期困扰科普工作““推而不推而不
广广”，”，积极探索农村科普工作新途径积极探索农村科普工作新途径，，打通科打通科
普工作普工作““最后一公里最后一公里””就显得尤为紧要就显得尤为紧要。。

我“认识”周国兴先生的时候，他还是个
中年人。惯常“看到”的他，干瘦清爽，嘴上
留着一绺带有标志性的黑胡须，很酷很酷的样
子。时隔 30 年，当这位“真人”站在我面前的
时候，多少让我有点儿吃惊：身体发福，胡子
花白，已然是个八旬老人了。

那一天上午，一干朋友汇聚北京自然博物
馆，纪念 《人之由来》 展陈 30 周年，庆祝 《人
之由来》第6版新书出版。周国兴前辈，是著名
的人类学家、博物学家和科普作家。他早年策
划的 《人之由来》 展览，广受瞩目，影响巨
大。以此为基础著成的 《人之由来》 一书，也
成了一部经典名著。

周老在主题演讲中，深情回望了策划创办
《人之由来》展中的风风雨雨和酸甜苦辣，不时
又以幽默的语气调侃当年之事。比如，有关方
面不允许展览内容里出现裸体，否则不予放
行。周老无奈，让人买来裤衩钉在展板照片上
的敏感部位。某领导看了，哭笑不得，发话
说：哪有这么搞的？要么撤展，要么把裤衩撤
了。周老马上就吩咐手下“照办”：领导指示，
把裤衩撤了……

听到这，大家会心一笑。
后来，聊天时周老又跟我提及，当年还有

人指责他办的展览是在“毒害青少年”呢。30
年后再回首，颇多感慨。周老说，青少年就有
这样一个特点：你越是遮遮掩掩的事情，他们
就越好奇，越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对于性
教育，不如坦坦荡荡地讲开去。

我深以为然。想起了自己多年前翻译的一
个小幽默：一个 8 岁的孩子冷不丁提出一个问
题：“爸爸，我是打哪儿来的？”当爹的心里
一咯噔，愣住了。不过，他很快就有了一个
切 入 话 题 的 好 主 意 。 在 接 下 来 的 半 个 小 时
里，他拐弯抹角地给孩子灌输有关生命的林
林总总，话时而含混时而明晰。小家伙认真
听着，突然嚷道：“哎，爸爸，我还是没弄明
白。我知道约翰尼·布朗来自辛辛那提市，那
我是打哪儿来的呀？”

这个小幽默，选自美国科普作家阿西莫夫
于1971年编撰的一本笑话集。此书出版20年后，阿西莫夫又在其自传中
写道：（对于性）“我也不是从什么正常渠道了解的，而是从其他男孩所说
的歪曲、片面的知识中了解的。这是我们这个社会里的年轻人的普遍遭
遇。这个社会过于一本正经，太虚伪，不可能让性教育像其他知识一样传
授……我们现在花很多力气去教孩子们踢足球，却一点不教给他们性知
识，难道不奇怪吗？”

看来，东西方的家长们对于性教育亦是“头疼感觉略同”，而且延续
了一代又一代。窃以为，发生在小孩子身上的“性问题”固属社会问题，
但性教育则是有关人的成长的科学问题。遗憾而又可笑的是，多少年来，
我们的性教育虽然屡屡见诸于报刊之呼吁，但在具体操作时，却几乎都淹
没在生理卫生课的敷衍应对，乃至体育与健康课甚或“道德课”的不恰当
定位中了。

一般来说，由孩子到成人的成熟包括身体成熟、性心理成熟和社会心
理成熟等几个方面。通过长期的进化，人类生理成熟的时间本应与认知能
力、性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成熟时间相匹配。可是，已有多个研究领域的学
者指出，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人类生理成熟的年龄已经明显提前，越来
越早于其社会心理成熟 （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于食物中所含“环境激
素”等外生因素造成的），以至年轻人在生理上与所处社会环境发生了错
位，即所谓的“成熟错位”。这一日益明显的错位现象，对全社会的性教
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性，这种人类感情中最奇妙、最令人担心的东西，往往也最受压制和
规避。《人之由来》展30年风雨历程所昭示的，于今仍有深意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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